
时光你慢些走

■工友情怀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 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

■家庭相册

■图片故事

父亲回来了
□朱凌 文/图

闪亮的日子
□颜巧霞 文/图

■青春岁月

□李言录 文/图

【情怀】15副刊２０16年 8月 18日·星期四│本版编辑 周薇│美术编辑 李媛│校对 张旭│E—mail:ldwbgh@126.com │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我的美女师傅
去年， 经过考试， 我进了一

家工厂工作。 进车间的第一天，
主任带着我拜师。 嗨！ 我一看我
的师傅， 愣了： 她娇小的身材，
纤细的手指 ， 白里透红的小脸
蛋， 体重不足百斤， 是个年龄并
不比我大几岁的女孩。 就是她？
当我的车工师傅？ 我一个男子汉
跟她能学啥？ 主任看出了我的心
思， 当着众人的面， 还非得让我
拜师不可 。 我出于无奈 ， 红着
脸， 硬着头皮， 含糊其词地叫了
一声： “杨师傅”， 站在师傅面
前， 五大三粗的我话音出口， 羞
臊得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乍开始， 我还真有点瞧不起
我师傅。 对她的言辞和指令， 我
虽不明显违抗， 但也不是积极主
动， 更谈不上礼貌对待， 有时我
竟叫她 “小杨师傅”。 对于这些
她并不在意， 她仍以师傅的身份
耐心细致地教我技术， 在日常生
活中帮助我， 慢慢地使我改变了
态度， 对她产生了敬意。

有次 ， 车间里来了一批急
活， 为了抢任务， 我不慎被铁屑
扎伤了胳膊， 瞬间血流不止。 我
咬着牙， 用手紧紧地摁住伤口，
可血还是一个劲地流。 “哎呀！
李子被扎伤了。” 身边不知是谁
嚷了一声。 我的小师傅闻讯， 急
忙停了车跑过来。 二话没说， 从
兜里掏出自己的小花手帕， 紧紧
地勒住我的伤口。 血止住了， 她
望了望我， 嗔怪地说： “越是任
务急， 越要注意安全， 瞧你那脏
乎乎的手 ， 用那么脏的手捂伤
口， 伤口是要感染的。”

我看着她的举动和面容， 心
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惭愧。 此时的
小师傅 ， 俨然像一个姐姐 在 疼
爱 她 的 弟 弟 一 样 怜 爱 着 我 。

她见我痴呆呆地傻愣着 ， 又一
笑说 ： “去吧 ， 快去厂医务室
包扎一下吧！”

师傅日常对我的爱护和帮
助， 我从心里感激。 开始认可她
生活上是大姐， 技术上是师傅 ，
从而也就总想找点机会报答她，
在车活上自己多干点， 让她少干
点 。 谁承想 ， 任凭我怎样地加
劲 ， 就是超不过她 。 为了超过
她 ， 我偷偷地提前一个小时上
班， 心里想， 今天我是无论如何
要超过你。 谁知， 在下班前， 她
走到我面前， 捡出几件活儿用卡
尺量了量， 微微地一笑， 拿到自
己的床子上， 一声不吭地继续加
工。 小小的一幕， 真让我这男子
汉脸上发烧， 同时又让我打心里
服她。

出于尊敬与钦佩， 我去掉了
平时称呼她的那个 “小” 字， 真
诚地喊她 “杨师傅！” 她听了点
点头， 脸上露出美丽的笑靥。

说实话， 我崇拜我的师傅，
更从心里尊敬她， 佩服她。

离世四年的父亲， 在我的梦
中又回来了。 依稀还是在老屋，
母亲买回了许多菜， 笑意吟吟地
在水池边洗着菜， 父亲则走了过
来， 帮着一起洗。 两个人边说边
笑， 如同当年一般。 站在一边的
我 ， 正准备过去帮忙 ， 父亲 却
说 ： “你 进 屋 坐 着 ， 这 有 我
就行。”

梦中的一切都是那般的温
馨， 梦中似乎也知道父亲已经离
世， 可是却并没有半点害怕的感

觉。 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在厨房
里忙着， 感觉是那样的美好。 这
样的梦在他离世之后， 已是第二
次做，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只是倍感温暖。

床头的闹铃不合时宜地响了
起来， 一切都戛然停止。 醒来后
想着梦中的一切， 泪水顺着脸庞
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梦究竟寓
意着什么， 难道说， 离世多年的
父亲， 只是想在梦中给我一个安
慰， 让我不要挂念？

人死不能复生， 就连孩子都
知道， 我又何曾不知道？ 可是在
梦中， 我竟是那般的喜悦， 就如
同出门旅游的亲人从外地归来的
那份欢喜 。 我将这梦对母亲提
及， 母亲轻声说： “你是日有所
思， 夜有所梦， 这人不在了， 就
是不在了。”

是啊 ， 不在了 ， 就是不在
了， 任你的梦是如何的清晰， 都
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 想
来也是一种无奈， 可是即便再怎
样无奈， 我们都得去面对。 面对
这份伤痛， 面对这份思念， 面对
亲人不在的这份无奈。

以往对于父母并没有过多的
依赖， 那时总觉得自己大了， 就
该是飞出去的时候， 甚至于不愿
意常与父母在一起。 只是近年来
不知怎的， 竟非常的依赖他们，
或许是人到中年， 经历了一些事
情， 更加觉得亲人的重要。

我庆幸出嫁后， 还有过与父
母同住的一段日子， 那是一段美
好的时光。 早上母亲帮我将女儿
送到幼儿园， 再去市场买菜。 每
当我写完稿子， 父亲总是会拉着
我一起去花鸟市场逛逛。 晚上的
时候， 老公下班回家， 我们两代
五口一起外出散步。 那是一段怎
样美好的时光啊 ， 让我此时想
想， 便心生暖意。 然而我知道，
逝去的一切， 再也回不来了， 唯
有在梦中相见。

我们仨围着这一莹莹如豆的
灯火， 畅所欲言。 马凡说： “我
叫马凡， 就是个麻烦！” 马凡的
爸爸是我们小镇的父母官， 常常
跑来给马凡送吃的。 马凡却说他
不爱她， 马凡觉得她爸一直盼望
生个男孩， 没想到却是她来了，
所以才给她取名 “马凡”。 马凡
最想考上大学做个 “马凡赛子”，
让她爸明白， 她这闺女比儿子还
强！

吴婧接过话来： “你看我爸
还校长呢， 给我取名吴婧———无
劲啊！ 我一定加把劲考到北广，
然后留在北京做个优秀的主持
人。” 主持人这光鲜的职业就像
窗外夜幕上的星， 那样闪耀， 明
亮， 但是离我们这帮农村孩子太
远了。她会去北京做个主持人吗？
十五岁的誓言会随风而逝吧？

收到马凡的信， 她在信中写
道， 刚开学她就被男孩子们评为
“十大丑女” 之一。 其实她的模
样不糟糕， 只是懒于收拾打扮。
我安慰她， 她回信却甚是豁达：
“我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 别的

都不在乎！” 当一个女孩子为梦
想奋斗的时候， 像一个英勇顽强
的女斗士， 讽刺、 嘲笑一个个踢
开去， 只剩下努力， 最后她一路
过关斩将， 挤过独木桥， 考上了
心仪的大学。

吴婧没能去心中向往的大
学， 被一个师范类大学录取， 热
爱教育事业的父亲很开心， 然而
她的主持梦却越发炙热。 一个人
到处打听北广的招生条件。 在大
四那年， 她考上了研究生， 也拿
到了北广本科录取通知书 。 她毅
然放弃了读研的机会 ，走进了
北广 （现改名中国传媒大 学 ）
做了一个大龄新生 ，一切从头
再来。

现在的她真的留在了北京，
成了一名主持人， 电视上她甜美
娇俏的模样总是让我想起烛火摇
曳， 我们仨围桌而坐诉说梦想的
那个晚上。

回首往昔， 人常说， 时光无
情， 而我觉得时光多么有情， 我
们青春里许下的梦想誓言， 竟这
样巧笑嫣然地给我们一个圆满。

如今每次回家， 我都会用手
机特意为母亲拍几张照片。 因为
我知道， 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
她， 正以无法阻止的速度渐渐离
我远去， 任凭我如何的守候与呵
护， 也只是尽力在跟时光抢夺属
于她的日子。

照片里的她， 正在仿若无意
间一年年变得苍老和瘦小。 每每
对着电脑翻看一次， 我便会被触
目惊心的感觉重重闷击， 忧伤与
无助瞬间便海啸般席卷而来， 常
常痛到无法呼吸 。 我甚至不知
道， 倘若有一天她真的离开， 我
是否还有勇气打开这个被我数度
浏览的文件夹， 去回忆和她有关
的点点滴滴。

生活中 ， 她的行动越发迟
缓， 无论做什么都要比原来慢上
好几拍 。 幸而精神还好 ， 每次
见， 都要把周遭熟人的家长里短
当成谈资告诉我。 那颗心也依旧
似当年那么要强， 凡是力所能及
的事， 总不愿麻烦我们。 尽管她
看上去仍平和安然， 可我却难在
这浅淡的时光中， 眼睁睁看着她
一步步走远。 而我要做的， 就是
尽可能多地陪伴她、 照顾她， 让

她觉得有所依靠 ， 不孤单不恐
惧。 所以两年前， 纠结再三， 我
还是换了份时间相对宽松的工
作。 不知是不是老天格外眷顾我
这颗虔诚的女儿心， 反而令我现
在的收入， 慢慢高过了此前的终
日奔波。

像她一样 ， 我亦不善以热
烈、 直白的方式表达爱， 平素不
管做什么也都是默默。 我会不声
不响弄好饺子馅、 和好面， 带回

去给她和父亲包饺子。 因为我清
楚地知道， 这中国人家最普通的
吃食 ， 自从她生病后再无法烹
制。 此时， 每吃一顿都显得非常
隆重和奢侈， 仿佛贫困岁月中孩
子们渴盼的年夜饭， 而偏偏她和
父亲又都最好这口。 作为女儿，
我常常遗憾自己嫁得远， 不能经
常给他们包饺子吃。

她生病后， 我开始不再征求
她的意见给她买衣服、 买鞋子。
曾经， 她对穿着有很高的要求 ，
不管贵贱， 裁剪必合身、 做工必
精细 、 款式必喜欢 、 气质必符
合， 否则哪怕花再多的钱， 她也
断不会上身， 所以我不敢妄为 。
如 今 ， 她 只 觉 自 己 已 病 老 ，
且肢体不便 ， 常常因为吃饭 、
做 事 污 了 衣 、 脏 了 鞋 ， 固 执
地认定再添新衣就是糟蹋， 总是
极力阻止我和买衣服有关的任何
动议。 可她不知道， 而今能再为
她多做一餐饭， 多置一件衣， 多
添一双鞋， 对我来说就已是这世
间莫大的幸福， 哪怕她只穿一次
也好。

如果现在你问我： 最大的心
愿是什么？ 我会郑重而认真地告
诉你： 不是自己多辉煌， 不是孩
子多优秀， 更不是尽情享受诗与
远方。 我只盼着时光能慢些走，
让我守候妈妈的日子可以多一
些， 再多一些。

□许会敏 文/图


